
李世俊：您刚刚参加了由中国书协举办的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题培训班，您有哪些学习体会？

张世刚：通过这几天培训班的学习，我重新对十九大
的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新的
认识，我们的党探索出了一条更加适合本国目前和未来
情况的发展模式。我以前也学习过相关内容，但是自己
学的东西没有像专家讲得这么系统、这么深刻、这么全
面，这几天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回去必须好好地深刻
学习、深刻领会，把学习的这种精神带到我的学习和生活
当中去，特别是带到我的书法创作当中去，我觉得是非常
有必要的。这三天过得很充实，收获满满。

李世俊：十九大报告当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新性发展和转型。创新性发展，具体到书法艺术
上，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张世刚：中国文化是我们所有思想文化的基础，但是
对于书法来讲，它和其他艺术还有一点区别，就是它的文
化的属性比较强。例如摄影、美术、雕塑、音乐、舞蹈等，
这些艺术更加侧重于生活，更加侧重于社会，关注社会、
关注民生、关注人的喜怒哀乐。但书法就有一些局限，怎
么能够和新时代的思想完美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最主要
的一点，是运用中国最传统、最优秀的经典来观照我们的
学习和创作。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文化属性。

大家应该清楚，现在我们讲“四个自信”，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如果没有文化自信做基础，恐怕也
是空中楼阁，我觉得这一点提得非常好。马克思主义和
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实
就是在文化上面的结合，所以说文化自信特别好。文化
自信体现在书法上，就是把书法最纯粹、最本质的东西挖
掘出来，让大家认识清楚，看明白这个路究竟应该怎
么走。

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我自己体会书法的核心东西是
什么？是点画，点画不能弱化掉。有人总讲书法是线条
艺术，实际上这很笼统，不是很具体，或者说得不是很准
确，我们要想把现在的新时代新思想结合起来，就一定要
把最传统最优秀的东西看清楚。刚才咱们讲书法的核心
是什么，从古代文人设定这种游戏规则以来，一直到现在
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点画艺术。那么点画是不是线
条？点画也是线条，但是这种线条是经过文人化了的线

条，是有规定性的线条。
我曾经举例子比喻了一下，人是不是动物？答案是

肯定的。人是不是畜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说点
画是不是线条？肯定是线条，它是从线条里分离出来的，
经过文人规定、给文人化了的规律性的线条，是形成了八
种线条的形式，就叫“八法”。所以无论是写楷书也好、隶
书也好、草书也好、行书也好，一定要遵循这八个点画的
基本规则。如果丢了这八种点画、基本规则，真正回到所
说的原始线条属性上去了，就不成为书法，也不是书法。
因为这里面不光强调书，它还有法。所以我们现在写书
法的人都强调的是境界、格调、韵味，强调写感觉，其实这
忽略了一个法则的问题。这种东西通过我们这些书法家
的书写，还应该把它再找回来，在写感觉、写格调、写境界
的同时，不要忘掉法则，这就是所谓的书法。

您学书是从“二王”入手的，特别是对董其昌有很深
的研究。现在有的人说书法是线条艺术，也有人说是点
画艺术，我认为书法更重要的是点画，绘画更重要的是笔
墨。您怎么看待点画和笔墨的关系？又怎么去看待书法
和书道这个关系？

张世刚：曾经有人问过我，说古代书法和当代书法的
区别在什么地方？从形式上来说，古人是以信札为主，所
以说古代书法是书斋的艺术，在书斋里把玩。现在的书
法是侧重展览、侧重展厅，侧重于视觉的冲击，但实际上
它们真正的差异在哪？古代讲究法则，也就是刚才讲的
点画。当代书法，因为它侧重的是展厅，所以放大以后往
往点画就弱化了，就变成线条了，往往就以线条为主了。
那么这种笔墨就变成一种绘画的语言、绘画的艺术。绘
画的这种语言，是不能完全拿到书法这里来的，但书法里
这种点画的元素是可以运用到绘画里边去的。所以绘画
里有一些元素像“钉头鼠尾”之类的，包括有些皴法，还是
运用了书法中的元素，借鉴了书法的笔法。书法这种点
画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就是毛笔的“四德”——尖、齐、
圆、健，“四德”就是毛笔的四个功用。这四个功用如果用
好了，其实就是完成了点画的完整性。这八种点画怎么
才能把它写得完美？就是要遵循毛笔的“四德”，第一德
就是“齐”德，就是能够把笔毛真正地铺开，其实“齐”德是
最难用的。点画的形态是按照笔法写出来的，只有正确
的笔法才能出现规范的点画。不能因为写个性、写张扬、
写性情，而把点画写丢了，或者说不能因为追求个性，然
后把笔法写丢了。所以现在笔法一丢，点画就丢了，其实
点画才是最根本的。董其昌除了讲究笔法字法以外，他
还提倡了一点墨法。提倡墨法就是从董其昌开始的，是
从绘画元素中借鉴来的。但是前提和基础还是要遵循笔
法，不能丢掉笔法。

李世俊：您这些年学书从“二王”入手，“二王”是魏晋
时代书法家的代表，同时您又涉猎董其昌，是明清时代的
书法家代表。您认为魏晋和明清，最大的特点和区别是
什么？

张世刚：前人讲，“魏晋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明清尚态”。书法到了明代以后，确确实实已经变成了
一种纯欣赏的艺术，大条幅、大对联都是从明清时期发
展而来的。董其昌在“二王”基础上有发展、有突破，特
别是他在点画的痕迹上，有自己的追求，最主要的就是
所谓的“泯灭圭角”。其实咱们现在看所谓的“泯灭圭
角”，就是把笔法给弱化了。明代王宠等人，写的都有枣
木板味，实际上就是刀刻痕。其实那种东西还是笔法，
还不完全是刀刻痕，刀刻也是遵循笔法的。启功先生说

“透过刀锋看笔锋”，刀功就是笔功，只不过在笔功基础
之上有一点修补。所以明代的书法总体上在笔法上有
一些弱化。

李世俊：您也非常喜欢写诗，也涉及很多佛家和其他
艺术的东西，您怎样看待字外功修养和书法的关系？又
怎样认识学诗、写诗和书法的关系？

张世刚：过去没有那么细的分身，哪个是画家，哪个
是书法家。其实都是文人必须要掌握的东西。你要是一
个文人，肯定要会写字，写字的人一定是个文化人，不像
现在分得这样细，你是画家，我是书法家，他是诗人。过
去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集于一身的，但是现在分科比
较细了。作为现在的书法家来说，这些修养还是必须要
掌握的。至于怎么能写得更有格调、更有深度、更有境
界，那就是真正的诗人了，可能会要求高一点。但对于诗
的基本形式，我觉得现在的书法家还是必须要掌握的。
特别是对诗的理解、对诗的认识。如果要是写得没有格
调或者没有境界，写得不入流，还不如不写，不要去追风，
其实写诗不光是把字数凑够了，把形式掌握了就行了。
诗要注重意境，要言志。就是通过语言表达诗人对生活、
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态度，这些必须要有，光是这种文
字上的堆积凑成文字平平仄仄，形式以外没有内容，这也
是不行的。其实这就跟写字是一样的，光有笔法，而没有
书写性，只侧重这种点画，他就是匠人，而不是文化人。
董其昌就是有意识地弱化点画，但这是文人的东西，所以
说必须要有内容。诗和书法一样，形式和内容都要兼顾
好。说实话，我写诗也是玩一玩，真正能够像过去的老先
生，还有像古人那种境界还是达不到，只是尝试一下。

李世俊：有人说书法有“学院派”一说，您怎么看待这
个问题？

张世刚：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书法就是书法，不
存在什么社会书法、江湖书法、学院书法。这个提法不是
很科学，或者说不是很客观。为什么会出现学院？因为
现在的书法已经走进了大学，走进了学科，所以有的时候
需要一点量化，需要一些规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模式，
所以把这种教学模式称作“学院派”。书法的本体是点画
的艺术，但是社会上看得不是很清晰，如果要在课堂上把
这些东西清晰地给学生说出来，就需要量化、规范，于是
就形成“学院派”。“学院派”一般侧重技法性和一些形态
造型。我跟几个同道讲，其实书法的核心不完全是造型，
如果只侧重造型，书法就没有了，解体了。造型只是书法
的其中一部分，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
之”，但现在要适应社会，特别是要适应现在的展览活动，
有时候需要在形式上有所强调，因为还要涉及评选、需要
量化，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注重“学院派”的“形式感”的情
况比较多。

李世俊：那么现在的展厅文化，有好多作品拼凑染
色，过度的“制作”，您怎么看？

张世刚：这就是这个时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作品，是
展厅所需要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法多半都是信札，
但是你要把它移到展厅里来，必须要变大，但是真正把草
书写大太难了，有几个能像王铎、傅山那样！怎么办？所
以就出现了把小信札进行拼接，拼成一张大幅作品。但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不长久的，还是一种形式在作怪，我们
称它为“胜装书法”。书法写出来之后，你不能马上就拿
到展厅，还要装饰一下，其实进行合理的、科学的装裱是
必要的，但非要给它用一张色纸，制作一种不同的形式，
把不同的书体凑到一起，这只是一种拼盘，适合展厅的需
要。脱离了经典，脱离了历史的文化，就走向了一个极
端，所以现在称这类的作品为“展览体”。互相模仿、互相
跟风。其实这都是对传统经典理解不够深、不够透，根基
不牢，所以往往就容易跟风走。现在展览的诱惑太大了，
大家都在追逐这种展览，看谁获奖就跟谁学，从而形成了

一种风气。根本原因就是对经典下得功夫不深，对传统
经典理解得不透，缺乏内心的涵养。

李世俊：请您给我们《中国书法报》提一些建议。

张世刚：我觉得中国书法应该是大众的书法，是大家
共同的书法，我希望书法永远像春天一样焕发生机，所以
我也希望书法更贴近大众、贴近社会、贴近国家的新时
代、新精神。书写新的时代、书写新的内容我觉得很有必
要，但最主要的还是要恢复书法的本体，寻找书法的原生
态的东西，因为这是社会所需要的，我们现在谈的文化自
信，其实最需要的是挖掘书法纯粹的文化元素，我希望咱
们《中国书法报》，在这一点上不仅要服务于政治，还要服
务于社会，同时深挖咱们历史文化留下来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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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作品
展”开始走入书坛的，在这之后，作品又入
选了“全国第四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
展”，在“全国第五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
展”中作品获得了金奖，而且后来得知作
品的票数还遥遥领先，这在当时引起不小
的影响，即使被同时获奖的“广西现象”中
的4位得主抢了风头，但过后还是被人逐
渐地关注记得，并且也慢慢得到同道们的
认可。那是一件带有十分强烈的董其昌
书法风格特点的行书作品，现在看来，我
自己觉得很幼稚，但为什么能获奖，而且
票数还很高，这里包含着许多后来启发我
自己的信息。

应该讲，中国书协自成立以来举办的
所有展览都是对书法发展的积极推动。
大部分的书法从业者和爱好者都会受到
展览的影响，无论是哪一个阶层，哪一个
年龄段，都会加入到展览活动的大潮中，
展览导向性和诱惑力始终在吸引后来
者。所以我通过这次展览之后一直在思
考今后要学习的路子，究竟怎么走，以什
么为方向、什么为依托、什么为手法，等
等，都是我常常琢磨的。所以后来一发不
可收拾，始终随着展览的步伐一直走到了
现在，当然还要继续走下去。那么究竟应
该怎么走？我大致按照一下四条来调整
自己的思路。

一、方向的调整。其实毛笔书法的学

习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只要是
中国人，并且受过一点教育，人人都有写
汉字的基因，人人都能写，也都会写，但是
怎么才能写好，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断
地调整。我在参加全国展之后才明白书
法的方向问题，以前不清楚，书法的审美
情趣不高，更谈不上有什么标准，看的都
是横向的东西，基本没什么经典意思，常
常觉得经典的不及时人的美，其实当时与
我有同样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自从有
了从上到下的各级书协，有各类、各级别
的展览，同时有了比较客观的评选机制，
书法的发展才逐渐从感性走向了规范，走
向了理性。这虽然是把双刃剑，但是导向
作用还是积极的。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调
整的方向，那就是紧守传统、紧靠经典，因
为任何展览和评审机制都是建立在传统
和经典之上的，这是书法本质所决定的。
但是我自己暗自约束自己决不跟风，决不
学时人作横向取法，更不拿展览当风向
标，宁可不参展、不拿奖也不作见风驶舵
的人。

二、传统的不可逾越性。传统是中国
书法永远离不开的家园，对书法而言，与
其说是局限，不如说是土壤。当年《中国
书法》举办的“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
展”其实就是让青年人认清书法的本质，
客观上在引导着中青年书法家回归文化、
回归本源、回归传统。别人我不知道，至

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正是由于
那次获奖，才使得我从心底里感受到了传
统书法的自信，更感受到了书法经典的无
穷魅力，从此奠定了我以后皈依经典的决
心。也正是由于那次获奖才使我不断地
深入经典、化用经典，一次次地突破自己
的小我，避开横向影响、时风的纠缠、展览
的束缚，逐渐体会到了传统经典所蕴含着
的文化内涵，更让我享受到了传统经典给
予我的恩惠，使我在“全国五届中青年书
法篆刻作品展”之后，连续又获得“全国第
二届楹联书法作品展”“全国首届扇面书
法作品展”以及“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
篆刻作品展”的金、银、铜奖。其实，从古
至今的中国文人都知道书法的载体是文
字，但是总有人试着要将书法逃离文字，
别裁一相，借以表现激情。我认为这与孙
悟空想要逃出如来佛祖手掌的想法是一
样的。现在我是深深体会到传统经典的
温度了，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与情怀，懂得
为什么前人不停地说“书不入古决落俗
流”“无一笔无来处”的真正意义了。理性
地说来，我们即使真正融入到古典里也成
不了古人。百分之百地打进去，然后再百
分之百地打出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融
入得再古也是今人，汲取得再古典也不是
古人，只不过借此使我们自己的意识格调
更高雅，写出来的东西更有品位，仅此
而已。

三、经典的意义。曾经有位记者问
我，古代书法和当代书法有什么区别。我
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古代书法作品构成的
元素是点画，当代书法作品构成的元素是
线条，他恍然明白了。经典的意义就在于
它很清晰地表达了古代中国文人的审美
情趣，以及中国文人对原始线条的审美规
范。经典的线条是经过文人驯化了的线
条，有规定性、有温度、有情感、有人文精
神，所谓的“八法长春”就是这个意思。而
所谓的线条正与其相反。近些年来，中国
书协举办的历次展览，审评书法作品的原
则一直依照书法的本体而确立，这是不以
时人的情感好恶而决定的，虽然不免有今
人的审美价值取向，往往也有线条因素占
主流位置，但这仅仅是在大字作品中的现
象，小字作品还是依照经典进行观照
取舎。

近些年来，我虽然对展览依然有所关
注，但对时风不是很在意，生怕因为看得
多、看得久而影响我自己的心情，乱了方
寸，混淆审美是非。好在我们今天比前人
更有优势、更有福分，想要什么帖就能得
到什么帖，想看真迹随时都可以看到，即
使看不到真迹，印刷品的清晰度也可以和
真迹一样传神。我的学习和书写完全依
靠经典，尽量避免自我习气的介入，越淳
越真、越文越朴、越古越雅是我的追求。
我不太主张独守一家的学法，前人没有我

们今人学习的方便条件，想获取的学习资
料唾手可得，想学哪一家就学哪一家，只
要方法正确，一以贯之，泛学约取，融会贯
通，一定会有和前贤一样的大成就，避免
过早地形成小鼻子小眼睛的小格局，不以
为羞，反以为荣。

四、方法的认同。书法一定是有法则
的，这个法则，我想也一定不是我们异想天
开的无稽之谈，想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寻枝
摘叶、道听途说，而不是去身体力行、求证
古训。自从那次获奖以来，我一直琢磨着
书法的法则问题。严格来说，“书法”二字
的本身就已经作了说明了，“书”就是书写
状态，而“法”就是规则，就是约定。就“书”
而言书法是无序无规则的线条状态，就

“法”而言书法是有序有规则的点画状态。
侧重线条就是狂野怪诞，侧重点画就是庸
俗乖巧，两者应该有机结合，不可偏废，这
才是书法的核心法则。这是前贤的约定
俗成，能不能被我们接受，并且认同，我认
为这是中国书法今后慢长发展进程中成
败的关键所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两者有机结合，完美
地表现出合理又合情、合古又合今的韵致
来，真正做到“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这就是我近些年来常常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一直身体力行向这几方面努力前
行探索的问题，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取得
成功。


